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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弥勒红河水乡
□ 瞿光唐

父亲的印盒 □ 李光乾＞那年那人

那天下午，游览了滇东南弥勒市东风韵艺术小镇

后，意犹未尽。在弥勒食府晚餐后，逛弥勒夜市，观城

楼门口烟火，还特地夜游了弥勒红河水乡。

这个宛如江南的小镇，有着江南的韵味，但又与众不同。

这里烟波浩渺，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曲径通幽，青

砖黛瓦的古色古香建筑与小桥流水的景致相得益彰。

漫步在红河水乡，仿佛置身于一幅动人的画卷。

来红河水乡走走，如诗如画梦幻般的感觉，让

你觉得，它是一座躺在梦里的江南水乡。

红河水乡离市中心不远。一座高高的古式城

门“钱王门”特别显眼，吸引人走近。几只小船停泊

在岸边，沿河两岸全是白墙青瓦的仿古建筑。夕阳的余

晖柔和地洒在水面上，江南水乡的恬静美好扑面而来。

白云仿佛就要从天上掉下来，接住它的是湖水，于

是，湖水在湛蓝的遐思中接纳了那一朵朵白云，就像仙

女的裙裾突然飘落湖中。瞬间，春风想把这美丽拿走

独享，湖水掀起涟漪阻止了春风这一多情的举动，把美

丽留在了人间……

这就是著名的红河水乡了，被誉为“高原明珠”“云上

江南”，以有容乃大的包容移植了江南的建筑风格，并融洽

了古滇国文化、本土文化，形成一幅浪漫无比的人间美景。

沿着河流漫步，一路上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花草树

木随处可见。以河为界，一会儿从左边的街道穿过小

桥，步入右边的长廊；一会儿从右边的廊柱越过小桥，进

入左边的古院。这样兜兜转转，惊喜的目光随着悠闲的

脚步，发现很多美好的事物。

脚步悠缓，走走停停，沿河岸街市的商铺逛一逛，看

到清雅的字画、精致的陶器，闻到脱俗的茶香、自然的木

香，别有一番闲情逸致。

红河水乡的建筑是古典的，但并不单一。这里有

京、晋、皖、闽、滇、江南六大派系的设计。有院落宽绰疏

朗、各自独立的京派四合院；有气势恢宏、稳重严谨的晋

派建筑；有高墙深院、造型精美的皖派建筑；有用色大胆

鲜艳、古朴典雅的闽派建筑；有流行于云南以望江楼为

典型的滇派建筑；还有清幽飘逸、富有意境的园林式江

南建筑。

水乡建筑亮白的墙壁，让人们的心也沉静下来。坐

在水乡人家的院子中，点上一杯喜欢的奶茶，写下一个

愿望，挂在祈福墙上，任水乡的风吹过、水流过、人走

过。小桥流水旁的柳枝，轻轻下垂着，倾听着人们挂在

祈福墙上的心愿，看着心愿随着水流漂向远方，这也许

就是红河水乡小镇的浪漫。

当余晖散尽，水岸的古式商铺前，红灯笼一盏盏亮

起来，人影绰绰，水乡热闹起来。

月光下的少年、老人，胸前挂着乐器，手指灵活地弹

拨琴弦，发出欢快悦耳的声音。在琴弦节奏的带领下，他

们迈着轻快的步伐，带动对面的游客一起，舞出优美，舞

出愉悦——这便是“阿细跳月”了。

原来，在红河水乡小镇，每周都会有机会偶遇月光下

的“阿细跳月”。倘若上前跟着跳上一跳，欢乐的笑声在

小镇上空盘旋，清冷的初春夜瞬间变得无比热闹。

月光下的红河水乡小镇，时而静，时而动，好似一幅

江南水墨画。横跨溪流、连接两端的小桥在沉沉地睡

着，和天上的月儿一起静躺在水中央。

红河水乡的夜景非常美丽，我乘一叶扁舟，泛游湖上，

微风拂面，带来丝丝凉意，也带来了湖水的清新与甘甜。船

上夜景非常迷人，还有一只鸭子陪你一起游览，非常有趣。

上得岸来，追逐着月光下散发着金光的红河水乡小

镇，听着满街飘荡着的欢声笑语，让人心情畅快不少。走了

一会儿，美食的味道便将人吸引过去。钱王明清主题商业

街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美食，惹得街上行人停下脚步。

在红河水乡小镇，伴着月色，迎着清风走了许久，便会

收获水乡独有的浪漫与快乐，这一夜十分美妙。我体验了

“云上江南”的特有风情，不自觉将幸福洋溢在脸上。

（作者原工作单位：江苏商贸职业学院，78岁）

父亲是抗战老兵。

他有一个长方形印盒，长12厘米，宽、高各两厘

米，是用黄牛角雕刻的，精致、美观、古朴、结实。盒盖、

盒身以公母榫紧密地连接为一体，盖上刻着“抗战救

国”四个一厘米见方的楷体字，其中“战”和“国”为繁体

字。盒子里面分为两格，一格小的装印泥，一格大的装

印章。正方形的印章上刻着四个小字：“李生益印”。

说起这个印盒及父亲名字的来历，不得不提到80

多年前那场改变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命运的抗日战争。

原来，父亲是贵州遵义人，家里世代务农。因为贫

穷，双亲多病，父亲30多岁还未成家立业。然而苍天并未

关照他，反而将厄运降临到他头上。那天，因双亲病重，

身无分文的父亲捉了一只鸡，翻山越岭走了20多里路到

集市，准备卖鸡买药。正当他与顾客讨价还价时，忽然有

人大叫：“抓兵啦——快跑——”父亲便跟着乱哄哄的人

群奔跑，没跑多远，就被几个国民党兵五花大绑抓走了。

新兵训练的日子是艰苦的，吃的是有老鼠屎、沙

子的饭，住的是阴暗潮湿的破屋。每天都是跑步、投

弹、刺杀训练以及受训斥、打骂，若是逃跑，死路一条。

一天，当官的点名。

他点了一个逃兵的名字——李生益，硬逼着父亲答应。

父亲就这样被迫冒名顶替了别人。由于国民党腐

败，当官的冒领军饷，逃兵未被除名，被迫冒名顶替别人

的岂止父亲一人！

1942年5月至1945年1月，在中国云南爆发了举

世闻名的滇西抗战。父亲随国民革命军54军198师开

赴滇西。在攻打高黎贡山的战斗中，该师伤亡惨重，成

班、成排的战友都倒在日寇的枪炮下，连父亲所在的

594团的覃团长都阵亡了。据史料记载，在大大小小上

百次战斗中，远征军阵亡将士9168人，其中198师阵亡

团长以下官兵1491人。当我70多年后在腾冲“国殇墓

园”“滇西抗战纪念馆”目睹中国军民的巨大牺牲时，才

知道战争的残酷，和平的珍贵，同时也为中国军人不怕

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感到骄傲自豪。

战后，父亲所在的部队撤离腾冲，父亲因老家没

了亲人，便在永平安家。这时，父亲可恢复本名“李春

华”了，但他仍对“李生益”情有独钟。父亲说，李生益

是独子，他之所以当逃兵是为了替父母养老送终。父

亲也是独子，在他被抓兵后，年迈的双亲就在饥寒交

迫中去世了，“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成了父亲永远的

痛，从“李生益”这个名字上，父亲能获得些许心灵

的慰藉。此外，父亲能代“李生益”抗战救国。父

亲知道，若不是日寇步步紧逼，企图灭亡中国，他

也不会被抓去当兵。父亲读过私塾，看过《三国演

义》《说岳全传》等书，深受传统文化忠孝仁义的熏陶，

在民族危亡之时，父亲要代“李生益”保家卫国。盒盖

上“抗战救国”四个遒劲有力的字，就是父亲精心刻成

的，从中可看出父亲的手艺和他的拳拳报国之心。

父亲去世后埋在一个山岗上，四周衰草连天，杂

树丛生，显得孤独荒凉。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叶落

归根，回归故里。那儿有他童年的伙伴，有他耕耘过

的土地，有他栽下的翠竹果树，有他爷爷奶奶及双亲

的坟墓。他曾说：“我活着没能为父母尽孝，死后就埋

在父母墓旁，给他们做伴吧。”然而鲜有人知道父亲的

心愿和他悲惨的身世，只有清风明月知道这儿埋葬着

一位远离故乡的抗战老兵。

为了让儿孙铭记父亲的真名及这段历史，我请人

在墓碑上刻了几行小字：李生益，原名李春华，贵州省遵

义市长征公社尚家坎人。抗战时被抓壮丁，参加过滇西

抗战。其后是我作的一首诗：“半生飘零半生艰，一别难

报养育恩。夜夜梦回桑梓地，到老终是异乡人。”

（作者原工作单位：永平县职业高级中学，72岁）

数十年前父亲在曲靖工作，有那么几个假期我总

爱往他那里跑，图的是跟他去钓鱼。

钓鱼首先要备鱼饵，每到礼拜六下午，我便会按父

亲吩咐，拿把小铲子，到食堂背后沟边的泥巴里翻找当

鱼饵用的蚯蚓。

跟父亲钓鱼的情形每次都大同小异，无非起个大

早，天不亮就扛上鱼竿往三五公里外一个大池塘走，守

到下午差不多了，鸣锣收兵，挑着虽不很多但足可解馋

的鱼儿回来，享受一天辛劳所得。

但就有那么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午饭吃得早。我正在炉

火旁取暖，父亲却冷不丁地起身说：“走，去钓鱼！”虽感突

然，但不意外。之前听他一位也喜欢垂钓的伙伴说过，大

雪天钓鱼会有意外收获。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

戴上斗笠，我们冒着漫天大雪出发了。父亲除扛上

他那根粗长的钓竿等物外，还带了把椅子。我们朝三五

公里外那个村边大池塘前进。父亲蹬着长筒水靴在前面

大步流星地走，我撵着他的脚印一路滴溜地跑，都没来得

及穿棉大衣，只加穿了毛线衣毛线裤和外衣外裤。走出所

在工地，横过秃树夹立的国道，往东，进一条马拉牛踩的泥

巴路，再穿过一块坟地，经过大片大片的田畴和一些村子。

到大池塘，雪越下越大，是难得一见的鹅毛大雪。

对岸顶着厚厚“雪帽”的农舍高高矮矮连成一线，像埋

在雪地里的一列火车。四周非常安静，我们走在一片

白色的世界里。

我手握钓竿走到岸边，先将两把米往几步开外的水

中撒去，作吸引鱼儿的饵料；接着松开鱼线，边试水深边

调七星漂；再将钓钩穿上蚯蚓，借竿尖的弹力把它抛到

撒过米的地方；然后盯着漂粒，盼鱼儿光临。可是，我很

快就明白大雪天钓鱼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只在水边站

了一会儿，手便冻得紫红，骨节生疼！我赶紧把两只手

藏进袖子，抱竿瑟缩。

父亲则在抓紧钓鱼的准备工作。他裤腿卷至腿

根，擎着椅子，抓着水靴钓竿等慢慢下到水中，向前探着

蹚出去四五米，停住，将椅子置入水里支稳；再站到座位

上，把笆篓饵料筒挂到椅背上，穿上水靴，放下裤腿；然

后立正：撒米、调漂、穿鱼饵、抛钩……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我面前的漂粒似乎冻住了，

一动不动，而父亲那边很快就有了动静。似乎就在他刚把

钓钩抛入水中的当儿，就见他猛举竿子，竿尖曲成一根长

长的弧线，被水下咬钩的家伙引着晃来晃去；周旋片刻，便

听哗啦一声，一条平时父亲守一天也未必遇得着的有点分

量的鱼儿被提了起来。接下来的几竿都不同凡响。

然而，再是多奇妙的景象也不能使我耐着性子看下去

了。寒气逼人，我哆嗦得越来越厉害，牙齿不断“打架”，清鼻

涕一直在流。大概听到我哭声呜呜，正上演垂钓好戏的父

亲偏头喝道：“先滚回去！”我如获大赦，拽起竿子飞奔而离。

回到屋里暖和一阵，便传来父亲踏雪而归的“嚓嚓”

声。木门开处，父亲浑身上下最夺人眼目的，是他提在手

里的沉甸甸的笆篓，我忙不迭地用双手接过来，见叠压在

里面的鱼快齐到了篓口，噼里啪啦把它们倒进一个大洗脸

盆里，嚯，盛得满满的！虽料定父亲会不虚此行，但无论如

何想不到收获竟如此之丰！鱼都是成人巴掌大小的大鲫

鱼，尾尾鲜活，煞是喜人，我掂掂这条拨拨那尾，爱不释

手！有条鱼个头最大，“啪”地跃到外面，金灿灿的身子翻来

腾去，我急用手按住，轻轻地把它捧回盆里，看着它腮壳、

嘴巴和各部位的鳍都在奋力地张合、划动，直想笑出声来。

由于这次收获，我连着几顿饭都得大饱口福，后来

好多天也美味不断，原本寡淡的伙食开胃多了。

无论再过多少年，都忘不了父亲大雪天立在水面上

的那个形单影只的背影……

（作者原工作单位：昆明市官渡区人大常委会，68岁）

□ 胡家俊＞记忆犹新 大雪天跟父亲去钓鱼


